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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青年作家王熠凭借突出的创

作成绩和风格化的写作探索，荣获第

六 届 茅 盾 新 人 奖·网 络 文 学 奖 提 名

奖。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其个人文学

实践的肯定，更是甘肃及西部网络文

学发展进程中的一项重要收获。王

熠的创作植根于广阔的西部大地，她

敏锐地捕捉到当代青年的现实境遇

与精神追寻，在网络文学与纯文学交

融共生的转型中，找到了一条兼具网

络活力与现实厚度的现实主义写作

新路。

一

大学毕业后，王熠响应到西部去、

到基层去的号召，积极参加选调，从安

徽的平畴水乡远赴甘肃瓜州的沙漠戈

壁，在偏远乡镇扎根履职六年，而后又

到黄河岸边的兰州工作至今。她把自

己的青春挥洒在西部，与这片土地和土

地上的人们，产生了炽烈而深沉的情感

共鸣与交融。由此，当她拿起笔开始文

学创作时，甘肃作为她的第二故乡，那

深厚的文化积淀与鲜活的生活现场，自

然成为她最为丰沛的创作源泉。《敦煌：

千年飞天舞》聚焦丝绸之路上的耀眼明

珠敦煌，是千年壁画中传统艺术的当代

回响；《奔腾》以黄河为精神图腾书写改

革开放以来河畔人家的平凡史诗。王

熠的文学坐标，牢牢锚定在西部这片广

袤而深情的土地上。

在王熠的创作中，西部已然超越

单纯的地理空间和故事背景，而成为

贯穿其作品的精神内核、人物的性格

底色与叙事的内在驱动力，并升华为

一种独特的创作方法论。如在《敦煌：

千年飞天舞》中，作为世界文化艺术宝

库的敦煌，并非只是人物演绎故事的

舞台，更是人物精神成长的熔炉。文

物修复师王安之在孤寂坚守莫高窟的

过程中重燃信念；舞蹈教师夏邑从壁

画中领悟自我使命；创业者郑旭在戈

壁中完成从逃避到担当的蜕变；驻村

第一书记凌杰在黄沙漫天的乡村找到

人生方向。从最初的迷茫到最后的坚

定，这些人物的蜕变都是在敦煌和敦

煌文化的涵养与淬炼中完成。这里的

敦煌、西部不再是外在于人物的风景

和文化客体，而是内化为人物精神世

界的价值砥柱，对作品的思想格局和

艺术气象起到决定性作用。

在《奔腾》中，黄河则成为作品贯

穿始终的精神图腾，故事因河而生、因

河而立。小说开篇对于河口村“黄河

水在这里转了一个大弯子”的地理勾

勒，并非简单的环境铺垫，而是将自然

景观与人物精神品性牢牢绑定，正是

奔腾的黄河、茂密的山林、广阔的麦田

共同铸就了河口人坚韧、强悍而又豁

达的性格特质。筏子客李满圈与黄河

生死相托的顽强生存姿态；夏鼎夫妇

在简陋的卫生院里面对难产与断掌手

术时的专业坚守；主人公夏雨轩从乡

村到城市不断试错，并最终获得成功

的奋斗历程，无一不与奔腾不息的黄

河精神同构，黄河成为人物和故事向

前推进的根本动力。

王熠对西部主题的寻找和开掘并

非一蹴而就，转折点来自她认识到个

人的写作必须“从自己能够驾驭的题

材入手，从熟悉的生活中寻找灵感”。

由此，瓜州六年的基层工作经历，对西

部乡村生活长期的体认和观察，成为

她书写西部故事最为坚实的底气，书

写西部也成为王熠自觉的写作追求。

在王熠的创作中，西部从叙事对象转

化为审美视角，从故事背景升华为创

作方法，最终完成了从“写西部”到“以

西部去写”的深刻蜕变。

二

青年是文学创作的主角，是承载

和折射时代精神的重要载体，青年的

故事即时代的故事。作为一名青年作

家，王熠将创作的目光聚焦于青年群

体。她作品中的青年人物群像，精准

呈现出当代青年共通的现实感受和心

灵经历。那些对理想的炽热追求、对

自我价值的深刻叩问、遭遇现实困境

时的执着奋斗，以及在时代浪潮里不

断突围与成长的精神跋涉，无不对青

年读者产生了强烈的触动。

王熠自身的成长道路，也与其笔下

的人物形成了鲜明的互文。她在自我成

长的思索与岗位责任的驱使下投身文学

创作，这一过程本身就是青年克服困难、

探寻并确立人生价值的励志历程，也让

她对青年群体的现实困境与精神世界有

着更为真切的体察与感悟。从《敦煌：千

年飞天舞》中王安之学术道路的孤独碰

壁、夏邑在家庭与事业间的平衡难题，到

《奔腾》中夏雨轩求学求职创业的连连挫

败、李大头遭遇家庭变故的成长艰辛，这

些人物所承受的现实的压力、选择的迷

茫、情感的撕扯与生活的考验，无一不是

现实的投射，也更能让青年读者从中照

见自我，产生深切共鸣。

王熠笔下的青年始终保持着向上

的信念与前行的力量，在迷茫中坚守

初心，在困顿中奋力突围，充盈着一种

理想主义的奋斗精神。《敦煌：千年飞

天舞》中王安之、夏邑、郑旭、凌杰等青

年能够走出困境，在敦煌这片沃土上

实现个人的理想追求；《奔腾》中夏雨

轩、李大头历经一次次失败，最终实现

人生成长与事业突破，这些情节无不

诠释着青年在理想主义引领下坚持奋

斗的意义，更昭示出一个伟大时代从

来不会辜负那些努力追寻美好生活的

奋斗者。

更具现实主义深度的是，王熠的创

作将个体奋斗与时代使命紧密联结起

来，赋予理想主义更为厚重的现实内

涵。作品中青年的个人追求始终与文

化传承、乡村振兴、社会担当等时代命

题紧密相连，深刻表明青年只有将“小

我”融入时代“大我”，把个人理想植根

于家国热土，在坚守中成长，在奉献中

闪光，才能真正实现生命的价值与人生

的超越。这样的意义指向突破了青春

文学拘囿于个人情感的狭隘局限，以宏

阔的时代视野与深沉的人文关怀，拓展

了当代青年叙事的审美边界。

三

伴随行业升级与政策引导，当前网

络文学正逐渐告别同质化套路与浅层

的娱乐化表达，转向深耕现实、提升审

美、强调思想内涵的创作之路。一批作

家坚持现实主义精神，注重人物塑造、

叙事深度与文化价值，力图使作品兼具

传播力与文学性，向更高质量发展。可

以说，网络文学正在从类型化、商业化

向精品化、经典化转型。王熠的创作清

晰地映射了这一转型过程，并成为其中

积极的探索者与推动者。

王熠以清醒的创作自觉，主动将现

实题材作为自己创作的核心方向。其作

品从不回避网络文学以读者为中心、鲜

活接地气的传播优势，善于运用强情节、

快节奏、强代入感等大众化表达手法贴

近读者；同时坚守文学本质，坚持把生活

厚度、人性深度与精神高度作为创作标

尺，走出了一条网感与质感并重、流量与

分量兼得的现实题材创作之路。

其中最具标志性的突破，当数《敦

煌：千年飞天舞》所实现的跨界融合与

范式创新。这部作品从网络平台首

发，到被文学期刊《中国作家》全文刊

发，打破了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

的壁垒，成为两种文学形态交融共生，

网络文学向经典化迈进的典型案例。

王熠在创作中巧妙融入悬疑叙事、青

春成长、商战博弈等元素，保持作品流

畅紧凑的阅读体验；她以严谨的创作

态度沉入现实肌理，在查阅大量文献

资料的基础上，精准还原文物修复、文

化传承与当代青年奋斗的真实场景。

在人物塑造上，王熠摒弃了网络文学

惯常的脸谱化表达，立足现实逻辑与

人性动因，使人物立体可信，有筋骨，

有温度。这种创作追求，使作品既保

持了网络文学的传播活力，又具有了

纯文学的审美品格与现实厚度。而

《奔腾》等极具黄河地域质感与生命力

的书写，则进一步夯实了其创作谱系

的现实主义底色。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王熠的创作

始终贯穿青年作家清晰的文化自觉与

使命意识。她深刻认识到，网络文学

的现实主义转型，不仅关乎艺术提升，

更承载着沟通传统美学、联结文化记

忆、传递现实力量、服务文化强国建设

的 时 代 责 任 。 面 对“ 国 潮 热 ”“ 非 遗

热”，她将文化传承与创新保护作为重

要写作主题，主动借助网络数字化传

播优势，让黄河文化、敦煌文化与乡土

人文精神在网络空间获得更广泛传

播，充分展现出新时代西部青年作家

的文化自信、创造活力与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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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日，中华文学基金会第六届茅盾新人奖及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获奖名单正式公布，我省青年作家潘菊

艳（笔名段若兮）和王熠（笔名冰天跃马行）分别获得第六届茅盾新人奖提名奖与第六届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提名奖。

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设立于 2015年，至今已成功举办六届，旨在奖掖全国范围内 45周岁以下、创作

成绩优异的青年作家和评论家，以鼓励文学新人勇攀高峰。奖项自第二届起增设网络文学新人奖，每届评选传统文

学与网络文学获奖者各 10名，目前已累计奖励 100位青年作家。

诗集《春山空静》取意于“春山

怀雪 空静翠微”，并有同名诗《春山

空静》：残雪不舍消融，长久驻足于

山阴处/幽暗的水流在冰层下涌动/

冰层一寸寸变薄/雨丝无声。风拂

过青灰的屋檐/又藏身于树枝的颤

抖中/桃梨初生的花萼，抱紧幼蕾。

…………

这就是娇嫩而清新的春天，地

气回暖，万物生发……一时间春冰

浮玉，春山隐约，几声稀疏的鸟鸣，

让山野更为清寂空静。这种自然

之景及其所映射的精神世界与我

追求的诗歌风格面貌是相互映照

的：我追求诗歌整体气象的清白空

静和谦卑冷冽，以期形成悲悯而清

澈，朴素而深邃的审美印象和情感

体验。

作品是作者有意识的思想、情

感、经验与审美选择的产物，写作本

身就是一场自我质疑、探索、开发和

教诲的复杂过程。一个人在经历了

一系列繁杂的事情之后，最终回归

轻盈、繁茂和沉静，而《春山空静》正

是反映这种退守状态的具象文本，

也算是我的自省和成长之书。

退守至春山空静处，此退守，

并非隐逸之退，而是退守至“诗人

本位”，或者“生活的深处”和“情感

的内层”。如果一个诗人追求隐

逸，结果只能是个人在时代中的缺

位，失去了共时性和在场感，作品

就容易失真和虚假，乃至孱弱、单

薄、干瘪，缺乏血气、生机和筋骨。

退守至春山空静处，也是指诗

人要退隐于诗歌背后。诗始终大

于诗人，或者说只有诗大于诗人，

诗人的创作才是成功的、有效的，

这样的诗才具有离开诗人之后独

自存活和持续保全的能力。

黎明降临/光之变幻，犹如/蝶

蛹的骤然破裂和翅膀的缓慢展开/

寂静中传来叶片相触的声音/风丝

和空气的轻微摩擦，震颤蛛网/一条

蛇借助背上的绿斑，藏身于/苔藓和

卵石之中。露珠沿着叶脉滚动/至

低处，坠入草丛和泥土/……

在《黎明降临》这首诗中，我试

图让自己藏身于光芒、叶片、风、空

气、蜘蛛、蛇、苔藓、卵石、露珠、草

丛、泥土、晨星和朝霞……和万物

一起共同参与辽阔世界的构建。

我同时退居于古典精神和先

锋意识的糅合点，让古典和先锋实

现脉络对接、肌体共生和意义增

值。诗集《春山空静》在语言熔裁、

意境创设、情感灌注等方面保存了

古典文化的气脉和底色，情感冲

淡，抑而不发，语言有情味、有古

意，以语言呈现画面，诗画相融，但

思想意识、文化观念和情感走向是

先锋的，犀利、敏锐，充满反思性和

对抗感，如《枯荷记》以充满古典之

美的“枯荷”入诗，以暮秋枯荷起

笔，在“时间”“孤心”这些意象铺垫

下借力起势，发出质疑：“她隔着辽

阔的水域质问我：卸去浮华之后/

你，还拥有什么？”一个人在卸去浮

华表象和隆重赘饰，还原为本质

的、纯粹的人之后，最终能够为这

个世界和自己的人生留下什么？

这是关于对人生终极命题的思索

和一个人灵魂净重的考问。同时，

以荷花盛开之后的枯败对标人生

经过沉淀之后的朴素深情，让一首

诗歌达到了圆融、透彻和平衡，形

成了诗歌与“人之境”的对称，此

时，我和所处的世界实现了关乎心

灵的会晤和懂得，古典和先锋也达

到了对接共生与化合增值，此时诗

歌便具有了跨越时空的厚重和沧

桑之美。

《春山空静》的书名容易让人产

生误解，似乎这是一部关乎青山绿

水之作，但实则不是。诗人胡弦的

评价更为中肯：“诗集名《春山空

静》，但段若兮要写的，显然非空灵

之境，而是生命充满了痛感体验的

立体雕刻。我无法用某种美学趣味

来愉悦地归纳这些诗，因为它们是

对隐秘个人经验中最具悬念和苦楚

的那部分的塑形，既有冰石之冷又

如烈焰熔浆。这本诗集是我在轻松

快感的日常惯性阅读中突然遇到的

障碍，当我在它面前审视、徘徊、耽

留时，我能意识到，作者已拿到了通

往另一个别有深度和意义世界的密

钥。”我喜欢“密钥”一词，正是在写

这本诗集的过程中，我和我所处的

世界逐步建立关乎血脉和基因的深

度联结，我聆听它们的密语，并将其

呈现于纸上。

这本诗集还激发起我对文学

存在意义的思考：文学并没有创

作出多余的东西，文学的存在或

许就是为了唤醒我们生命中固有

的纯真、敏感、朴素和清澈，让我

们不被生活所磨损，不被时代所

遗忘和混淆，让我们能感受到泥

土、露水、雪花、水井、谷穗、月亮、

春联和故乡……

诗集名为《春山空静》，此“春

山”，成为一种心灵的栖居之所，所

谓“空静”，不是单调乏味的空洞贫

瘠，而是喧嚣之后的沉静，繁复之

后的留白，是个体精神和写作技术

经过淬炼和淘洗之后的删繁就简，

静若无为。

□ 段若兮

聆听心灵深处的密语

▶

敦煌市党河风情线敦煌市党河风情线 王斌银王斌银

游客在敦煌莫高窟参观游客在敦煌莫高窟参观 张晓亮张晓亮

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 张晓亮张晓亮

崆峒山崆峒山 黄蔚林黄蔚林


